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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
三重理路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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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610066)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启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擘画了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促进中华文明

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新方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总

结,为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导。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

与建构,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深入推进“两个结合”进程中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本
土与外来的辩证关系。 从历史视角来看,中华文明是在赓续传统文明基础上不断发展的文明形态,文明

的连续特性要求守正创新始终走自己的路;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华文明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形成

的文明形态,文明的包容特性要求秉持开放包容并巩固文化主体性,以此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

果;从现代化视角来看,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文明形态,文明的创新特

性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开辟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顺应人类文明发展潮流,以此推动中华文明重焕

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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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7 月 15—18 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1]2。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涵盖中华文明的赓续与发展,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因而成为题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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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义。 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六二讲

话”)高屋建瓴地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

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 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并将“新

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10 纳入历史任务,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自

信。 2023 年 10 月,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构筑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章,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全新的根本遵循。 可以认

为,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诞生的新的文明术语,也是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具有极强的学理性意义与现实性价值。
目前,学界对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这一主题的研究尚不充分,研究成果中何毅、杨羽航就长征

精神引领干部教育进行三维解读[3] ,范海群、蒲清平就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鲜明特征与原

创性贡献进行分析[4] ,两项成果对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

成果为明晰中华文明的理论阐释、逻辑认识与实践指向等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其系统性研究尚待

进一步深入。 基于此,本文立足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聚焦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历史视角、世界

视角以及现代化视角,期待为构建中华文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三重创新性发展理路

提供有益借鉴。

一、不忘本来:以守正创新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

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所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这是基于文明实践的

历史性探讨。 只有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才能为建设中华文明提供文明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的

历史性解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5]164。 中华文

明突出的连续性特征决定了这种文明不是割裂、断代的再版文明,也不是模仿复刻其他国家文明道

路的翻版文明,而是赓续中华传统文明并实现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的新版文明。 因而,中华文

明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守正创新始终走自己的路,这个路就是走“两个结合”的必由之路。
(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首要的和最为基础的特性,是区别于其他古老文明最显著的特征。 古四大

文明中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以及古印度文明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其文字、文化已被淹没在

历史长河之中,唯有中华文明历经王朝更迭、时代更替,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延续至今,成为世界唯

一从未断线的原生文明。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文明追溯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距今 5
 

300
至 4

 

000 年,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石茆文化中的稻作文明、城市文明为早期中华文明实现了奠基;距
今 4

 

000 至 3
 

000 年前,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实现了礼制的初创与发展,形成了以分封制、宗
法制、礼乐制为特征的文明形态,凸显王朝文明的早期思想;公元前 221 年,“书同文、车同轨”的秦

王朝实现了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转变,中华文明进入大一统国家的文明阶段;在之后的两千多年的

封建王朝里,中华民族以哲学思想、价值观念、思想体系等不断丰富中华文明内涵,中华文明成为世

界文明发展的瑰宝。 进入 19 世纪,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封建农业文明遭受了“数千年未

有之大变局”,被迫卷入到资本主义文明之中,中华文明遭受蒙尘重创。 在中华民族尤其是中国共

产党人不断救亡图存推进中华文明守正创新之中,中华文明实现了从文明蒙尘到文明再造,迎来了

文明复兴与重新屹立世界文明之林的光辉前程。 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从根本上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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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是不断延续发展的结果,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仅提供了

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深厚文化土壤,还提供了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必须坚持文明延续和走自己

的路的规定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

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

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2]7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催生的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必然是文明赓

续的结果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产物。
(二)在“两个结合”中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

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6] 。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看,马克

思主义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与改革巨大胜利的根本思想指导,是决不能抛弃的“魂

脉”。 一旦抛弃,不仅会陷入黑暗而迷失前进方向,甚至犯颠覆性错误,如同近代以来各种救亡图存

方案因缺乏科学思想指导而接踵失败。 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汲取思想精华的源

泉,是绝不能抛弃的“根脉”。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否则马

克思主义会失去承接的载体,无法落地生根,陷入教条主义泥潭,无法自拔。 党的历史上三次“左”
倾错误,本质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条化、标签化,丧失对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魂脉”,是思想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是思想文化的根本和源泉,是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根本指引精神。
这决定了在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中,既不能抛弃科学理论的老祖宗,也不能抛弃民族文化的老祖

宗。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

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7]669。 中华文明的

创新性发展是来自“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马克思主

义)在当代的崭新创造。 因此,中华文明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创的文明新形态,又是承继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新形态,从本质上决定了“魂脉”与“根脉”的坚守对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极

端重要性。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筑牢了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魂脉”与“根脉”。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2]5。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探

索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总结,是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深刻把握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将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根脉”有机融合,构筑起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魂根命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经由结合,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富有先进性和生命力的优秀因

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新时代的文化,进而筑牢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这个“根脉”;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饱含的丰富哲学智慧和价值思想体系为马克思主

义注入了更深层次力量,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进而筑牢了马克思主义这

个“魂脉”。 “第二个结合”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相互作用、
融合、成就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断促使二者实现同向螺旋式上升,进而筑牢了中华文明的“魂脉”和

“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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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需要在不断深化拓展“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中坚守“魂脉”和

“根脉”。 “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于高度契合性与创新空间,实现相互

成就的双向互动的结果。 由此,拓展“第二个结合”关键点在于探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二者之间的高度契合点并实现二者的双向互动、相互融通。 一方面,挖掘二者间的高度契合点。
“结合”的前提是相互契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虽来源不同,但二者在诸多方面

具有共通之处,即高度契合性,也正基于此,二者实现了相互成就。 因此,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要深

度挖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诸多共通之处,探索二者间的高度契合点,进一

步明确“第二个结合”的有机生长点,促进二者间的深度交融。 另一方面,推进二者间的相互融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的有效方法就是要用中国的思想

体系不断丰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内涵,这个思想体系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因此,中华文明

创新性发展既需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的哲学思想、价值体系、道德理念等不断丰富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内涵,又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立场、观点不断给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科学指引,为
其灌注真理性思想,进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的双向互动与深度融通。

(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不否认创新性,相反二者互为前提,连续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连续的动

力。 中华文明历程既是一脉相承、从未割裂的文明传承史,也是趋时而变、开拓创新的文明发展史。
创新是基于连续的创新,脱离了传统根基的创新只能是无本之木、空中楼阁;文明也是在不断创新

中实现连续发展的,缺乏创新的文明很难在历史长河中存续甚至存在。 同样,尽管中华文明是从中

华传统文明中承继下来的,但并非是原封不动、不加改造的简单延续,而是在连续发展的基础上进

行创新性发展,即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党的二十大在文化篇章中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写入报告,将其上升至理论的高度,具

有重大意义。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背景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的总体突破。 从哲学上看,“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否定之否定,即保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符合当

代价值与具有世界意义的积极因素,摒弃其中脱离现实需要和带有局限性的消极因素,进而赋予新

的时代内涵与新的内容形式,使之不背弃传统而又赋予了现代性元素。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
“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

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2]11。 因此,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

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根本前提,按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汲取时代精华、舍弃不合时

宜的因素。 同时结合时代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活力,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遵循和指导方针,也是中华文

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 “创造性转化”并非简单而不假思索的挪用移植,也并非是全盘搬运复

刻,而是归于当今时代要求、现实祈求与人的需求来进行,其中人的需求最为关键,是由其主体性决

定的。 因此要立足“现实的人”,激发人民创新创造活力。 马克思主义揭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与

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最富有创造力、创新力和智慧的主体。 换言之,文化发展道路要“尊重人民主

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1]6,“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1]33,坚持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8] ,进而发挥人民群众力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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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转化”和“发展”。
“创新性发展”意味着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养料,并在现实条件下实现文化的创造与升华。

因此,要立足大历史观,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文化源

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2]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精华,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积淀与传承,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和“发

展”提供思想精华,为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积蓄智慧结晶。 要深入挖掘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所积淀的

哲学思想、道德价值以及历史智慧,同时结合时代要求,赋予时代价值,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散发

时代魅力和永久生命力。

二、吸收外来: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即“如何处理本土与外来”,也是如何对待外来的关

系。 只有处理好本土与外来的关系,中华文明才能立足世界的同时又不丧失文化主体性。 《决定》在
擘画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指出,“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1]34。 文

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既要秉持开放

包容积极借鉴吸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又要在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基础上吸收转化。
(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在与众多文明相互交流、碰撞中,形成了开放包容态度。 正是秉持开放包容,
中华文明才始终在兼收并蓄中传承发展,始终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

明成果,不仅为中华民族自身发展提供了丰厚文化沃土,还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了华夏文明瑰宝。
纵观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突出体现在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外来文化的吸

收上。 一方面,从对本民族文化来讲,中华文明的多元文化特征形成文化认同。 辉煌灿烂、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明是由中国历史上多个民族共同书写与创造的,每个民族根据自身民族语言、信仰、习
俗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形成了多元文化,从而决定了中华文明具有多元文化特征。 因此,“中

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

识” [2]4。 这种共同文化并不因肤色、语言、信仰等的不同削弱其文化共性,反而在其形成过程中成为

一种文化认同,对维护民族团结、维系中华文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具有共同价值观念、文化

理想的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

体的中华民族” [2]4。 另一方面,从对外来文化来讲,中华文明以开放包容使其“中国化”。 中华民族

对外来文化始终保持着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态度,虽然在一定时期出现了故步自封,但中华文明

“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等的精神标识没有变。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不仅打通了中西方货物贸

易通道,更打通了在文化交流上的互鉴之路。 外来佛教不仅被传入中国,还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文

化,开启了与本土儒、道之间三方的相互融合,形成“儒释道”并存并行发展盛景。 此外,伊斯兰教、
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文化也逐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交融,被赋予中华文化内涵,共同融入

到了中华文明这一“共生”体系之中。 进而,中华文明对外来宗教文化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构筑

起“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2]4。 因此,包容性始终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历史,无论

是古代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还是近代的“西学东渐”,抑或是现代的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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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以开放包容对待外来文化,“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9]83。
(二)秉持开放包容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10] 。 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本质特征,不同

文明共同点缀着世界文明百花园。 然而,在全球化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调整下,在不同文明

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更为密切的同时,摩擦甚至冲突也更为频繁,世界文明发展跌宕起伏。 在此背景

下,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不同文明,则事关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与跃升。 是崇尚冲突对抗的“文明冲

突论”,还是和合共生的“文明互鉴论”? 站在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

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始终秉持开放包容胸襟,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发出了世界各

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呼声,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光明前进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

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1] 。 文明交流互

鉴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必然要秉持开放包容态度,不断深化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塑造文明

发展新格局。
一是秉持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差异。 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特征,追求文明进步

是各国人民共同的呼声,但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不同,所呈现出不同文明

以及各文明内部发展程度各有千秋的差异。 但这种差异只是发展水平、文明形态等方面的不同,每
一种文明都“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 [9]82,不存在

高低优劣之分,在价值与地位上是平等的,其思想文化理应得到认同与尊重。 诚然,在文明交流对

话中不同文明之间会因差异而产生摩擦甚至冲突,但这并非必然性结果,“就文化的适应性而言,一
种文化或文明与异质文化或文明发生交汇和碰撞时,既可能是冲突的,同时又在冲突中相互适

应” [12] 。 因此,文明差异并不是阻碍文明之间对话互鉴的休止符,傲慢与偏见才是最大障碍。 如果

抱持自我中心主义的文明中心论,将“文明的冲突”夸大为文明差异所致的唯一必然性结果,甚至由

此造成壁垒与屏障,反倒是文明的退步。 文明是包容的,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只要秉持包

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 [5]259。 这里的包容精神不仅意味着平等性,即对待不同文明差

异的平等尊重;同样也意味着开放性,即面向外来文明的开放包容。 作为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的中华

文明,要始终秉持包容精神,坚持“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文明观,尊重别国与民族在文明发展上的独

立性与文明交流对话上的自主性,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不同文明客观上存在的差异;并且要以开放包

容的姿态向不同文明敞开大门,使其“走进来”与中华文明对话交流,进而实现互学互鉴、文明互补。
二是坚持胸怀天下,博采众长。 从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汲取精华发展自身,是文明进步与发展

的本质要求。 纵观世界文明历史,任何一种文明实现其丰富发展,都离不开互通互鉴与吐故纳新。
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揭示其对人的异化

与剥削,但也并非同时将“孩子”与“脏水”一并泼掉,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弊端的同时,对“资产阶

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7]402 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积极的扬弃

与吸收。 而作为纵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文明而言,延续至今的重要因素在于,其深知“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中所蕴含的借鉴思想,在与世界文明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善于学习借鉴其他民族优

秀文明成果,进而铸就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历史。 中华文明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姿态对待一切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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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文明成果,这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特色,也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和传统;同样中华文明也“只有同其他

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9]81。 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应秉持胸怀天下情怀

和借鉴吸收态度,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充分汲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择善而从。 这里

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仅包含外来优秀文明,还内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一方面,要以

开放包容态度取各国文明之所长,汲取思想精华发展自身,但在接纳其他文明成果的同时,也要保

持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对待传统文化要以剔粕取精、推陈出新的方式充分挖掘思想文化

瑰宝,并与时偕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以博大的胸怀广泛开展文明之间交流互鉴,将
各个文明的优秀成果融入自身文明之中,实现自我丰富与发展。

(三)巩固文化主体性基础上借鉴吸收优秀文明成果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立自强的根本性维系,直接影响其在精神层面的独立性与

自主性。 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是新的文化使命,文化主体性能否巩固关系到其能否自觉承担这一

使命,关系到精神富足和民族复兴的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六二讲话”中鲜明地提出“文化主体

性”这一重要论断,并突出强调其重大意义,“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

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 [2]8,“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

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2]9。 这一论述将巩固“文化主体性”摆在了关键位置,提升到了新的文化

高度。 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得以塑造与建构的,也是在世界文明之

林中彰显特有的风格和气派而得以坚守的。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主体性就是自我性与他者

性二者之间的良性平衡。 倘若只聚焦自我性而忽视他者性,缺乏与其他文化主体的互联互通,难免

陷入文化保守主义泥潭,丧失文化发展驱动力;相反则是对自我的否定与抛弃,容易行至文化虚无

主义邪路,消解自身独立性[13] 。 当然,这种自我性与他者性的良性平衡,并非是绝对平衡,毕竟文化

主体性的内核是自我性,自然而然地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实践中要更侧重于对自我性的坚守。 因

此,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不仅要置身于他者文明和异质文化交流互鉴中,更要巩固自我文明的文化

主体性,以此达到动态平衡。
一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推动优秀文明成果实现“中国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

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

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 [14] 。 这里的“学习他人的好东西”与“化成自己的东

西”就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原则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中国化”同样包含着以我为

主、为我所用的科学原则。 在 1938 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就明

确发出了“文化中国化”的呼声[15] ———“我们欢迎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的劳动经验的结晶的世界文

化,但我们同时提出我们要融化它,要中国化它” [16] 。 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在《中

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

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并“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17]534。 这里所提及

的“民族形式”与“中国特性”,就是带有本土气息的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让马克思主

义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使其“中国化”。 因此,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对外来

优秀文明的汲取与吸收是不可或缺的,同样地将优秀文明成果转化为自身发展驱动力,即真正拿来

“用”也是必要的,就是要在遵循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科学原则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

文明成果,立足中国大地,博世界之所长,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改造与修订,创造性地融入中华文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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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发展之中,以此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二是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文化自信是对中华文化立场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

认。 文化自信建立在文化主体性基础之上,并产生于对文化独特性和价值的清晰认识。 同样,文化

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提高也有赖于文化自信的坚定。 在当今世界日益多元化的全球背景下,没有

坚定的文化自信,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就难以实现,难以形成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容易在

世界文明交流对话中迷失文明发展方向、丧失文化主体的独立自主,因此,“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
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 [18] 。 文化自信不是抽象的概念,而
是植根于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深耕于自我超越的文化自觉。 一方面,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的哲

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饱经沧桑而浴火重生,为坚定文化自信灌

注最大底气。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创造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坚定文化自信

的重要理论源泉。 《决定》也指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3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为一体的中华文

化,以其连续性、科学性与先进性强化了文化认同,构筑起文化自信的根基。 另一方面,文化自觉是

对文化发展现状的清醒认识与未来文化发展的坚定信心。 近代以来的每一次民族危机都沉重地挫

伤了国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加重了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怀疑和失望,进而催生出一种自虐式的否定

鄙弃自身文化与崇洋媚外的文化自卑心理,并由此造成文化认同危机[19] 。 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担负起救亡图存的文化使命,加强

对民族文化的自我批判与反省,理性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价值,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造就了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进而走向文化自强的景象。 任何一个文化生命体都有

独特的发展路径与发展逻辑,它想要保持自身特点特性的同时不断发展壮大,就不得不与其他异质

文化构建沟通、借鉴、吸收与转化的纽带,又要基于自身特点发展独特的风格和气派。 因此,巩固文

化主体性基础上借鉴吸收优秀文明成果是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巩固文化主体性就

是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首先,坚定本民族文化认同,立足中华文化本身开展有甄别地借鉴汲取不

同文明优秀成果,有效遏制主(中华文化)次(外来文化)颠倒所带来的对民族文化自信的消解。 其

次,以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增强文化自觉,自觉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同时将中华文明置身

于世界文明语境之中,构建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比较,认清中华文明的发展现状,进而取长补短、发
展自身,塑造和强化中华文化自信,以致在世界文明交流中巩固文化主体性。

三、面向未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

《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1]32。 中华文明的创新

性发展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文明具有勇于开拓、与时偕行的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发展创新的思想来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

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2]7。 面向未来,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在中国式现代化历

史进程中,不断开辟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顺应人类文明发展时代潮流。
(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创新创造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是中华文明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突出特性,也是中

国人民变通求新、革故鼎新、与日偕新等思想观念和实践智慧的集中体现。 《礼记·大学》中“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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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求新,《诗经·大雅·文王》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革新等创新精神滋养

着中华民族不断开拓进取、实践创造,建设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

立于世” [2]3。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在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彰显得可谓淋漓尽致,突出体现在科

学技术创新、文学艺术创新等物质层面,也体现为哲学思想创新、精神理念创新等精神层面。 当然,
制度文明也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显著成果,如科举制、中央集权制、九品中正制等影响深远,这里着

重从物质与精神层面即生产成果与思想理念探讨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体现为物质层面的文明创新成果。 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

中华民族以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创造了数以万计的文明成果,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独特而

系统的科学体系,不仅为我国古代农业社会和中华民族的繁荣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丰富了世界文

明宝库,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发展进程。 “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四大发明’以及漆器、丝绸、瓷器、生
铁和制钢技术……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20] 。 这种独创性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古代

科技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创造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 毛泽东同志早

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以深厚的历史眼光总结道:“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 还在一

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 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 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

活字印刷。 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 [17]622-623 其中火药、指南针与印刷术被马克思形象地誉

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21] 。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不仅论证了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还表征了创新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体现在精神层面的文明创新理念。 创新理念早已根植在中华民

族思想观念中作为精神特质延续至今,古代先贤们基于对社会治理的思考形成了众多思想结晶,如
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协和万邦的外交思想等至今仍熠熠生辉。 作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本思想,自古以来中国思想家对其进行不断探讨并创新丰富,形成一

系列民本思想论述。 夏商时期,基于对朝政更替兴亡历史经验的总结,先贤们萌发了“民惟邦本,本
固邦宁”作为“民本”思想最初形态被提出[22] 。 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民本思想开展了多方

论述,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从管子的“君蛟民水”到孟子的“民贵君轻”再到荀子的“君舟民水”,体
现了君民相互依存的观念。 作为汉初民本思想集大成者的贾谊,充分汲取先秦时期抽象的“民惟邦

本”后,从国家治理层面提出了“民无不为本”思想。 即使在中央集权最为顶峰的明清时期,思想家

对民本思想的阐发依旧层出不穷。 从宋明理学的朱熹“新民”思想与王阳明“亲民”思想,到清代朴

学的王夫之“公天下”思想与黄宗羲“君为客”思想,众多思想家在民本思想方面镌刻属于自己的华

章。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体

现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超越了传统封建意义上以巩固阶级统治为目的的民本思想。
除民本思想的创新发展外,仍有诸多思想体现出中华文明在思想理念层面的创新性,如“天人合一”
思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天下大同”思想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华民族正是以协同创新、崇尚立新的意识和自觉,创造了丰富

的物质文明成果与精神文明成果,造就了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历久弥新的辉煌,也为人类文明进步

提供了宝贵思想资源。
(二)开辟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

新时代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是经由现代化所造就的,现代化没有定于一尊、放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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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同样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也没有固定模板。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立

足中国现实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遵循了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遵从了现实国情的特殊需要,
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 从现代化历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

同其他现代化一样,“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都表现出一定的普遍性或共性,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尤

其是文化因素的突显与导引越发呈现各自的独异性特征” [23] 。 同样,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

越是随着时代发展以及历史文化影响,也越发突显自身的特殊性。 换言之,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殊

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实现文明创新发展都要根据自身实际选择适合自己的文明发展道路。 然而,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来,资本主义文明是文明发展的“普世”形态,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唯一模

板”,并妄图将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都纳为自己文明道路的忠实信徒。 实践证明,以“西方中心主

义”为支撑的“普世文明”只是一种“自我中心的错觉”,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根本立不住脚。 因此,人
类文明的发展并不只有一种形态,也没有固定模式,更不会终结于某种模式,相反总是会伴随历史

的进步不断开拓新的文明发展道路。
“在面对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时,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提供了一种独立的思考框架和方

法论,为全球现代化进程带来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24] 。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立

足中国实际,开辟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 从历史视角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辟现代化进程,
并走出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

造” [25]的一条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道路,这种文明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更为进步。 但

资本主义文明同样是充满着“活生生的矛盾”和“只能造成灾难”的文明。 这种“矛盾”与“灾难”体

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严重失衡,所造成的是资本主导下的贫富分化、人的异化

以及分裂对抗等。 这种“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 [26] ,充斥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27] 。
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腐朽破坏性,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不仅继承了中华文明思想精华并以马

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同时又在具备“以人为本”“共同富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开辟和不断发

展丰富。 因而,中华文明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文明逻辑、文明发展、文明理念以及文明道路等方

面对资本主义文明实现了全面超越———即以人民至上超越资本至上、“五大文明”相协调超越单向

度的物、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及和平发展超越扩张侵略,为人类文明现代化开辟了新图景。 中

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开辟并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创造了人类文明新

形态,还开创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化文明新道路,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原创

性贡献。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

承” [11] 。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形态,其开辟的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很大程度上是由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创新性造就的结果。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的特

性,蕴藏着勇于开拓、敢于突破的精神特质,“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

品格” [2]3,因而怀揣着这种无畏品格的中国共产党开辟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进而造就了不同于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化新道路。 因此,我们讲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既不是简单延续中华传统

文明的母版,也不是复刻西方现代文明的翻版,而是植根于中华文明而崭新创造的新版。 面向未

来,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要善于发扬勇于开拓、敢于突破的精神,在实践中要敢于打破禁锢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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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辟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灌注创新动力[28] 。 这种突破不仅是对传统陈旧的观念、制度、理论等的

超越,更是对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文明道路“唯一模板”的破解。
(三)顺应人类文明发展潮流

人类文明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其发展进程具有一定的发展规

律,呈现出一定的发展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
将人类文明进程划分为“奴隶制文明时代—封建社会文明时代—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社会主义真

正的普遍的文明”的历史阶段。 其中前三个历史阶段都蕴藏有“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 [29] ———古

代奴隶制、中世纪农奴制以及近代雇佣奴役制,只有社会主义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才是具有自主形式

的文明形态,而由奴役形式的文明过渡到具有自主性质的文明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30] 。
因而,人类文明进步的未来是要实现“真正的普遍的文明”。 正如在《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一文中,
马克思强调俄国农民起义运动“最终将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来代替彼得大帝所推行的虚假的文

明” [31] ,也就是对沙俄农奴制文明与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超越。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论证了超越奴役形式的崭新文明形态将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为人类文

明发展进步提供了前进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中国实践,顺应人类文明发展

潮流。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对“真正的普遍的文明”下定义,但从社会形态演进来看,“真

正的普遍的文明”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共产主义文明,因而具备共产主义文明应有的特

质,大致体现为全体劳动人民共创共享劳动成果、“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发展以及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顺应“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发展方向。 一方面,中
国式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样态,其最终

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文明,也就是实现“真正的普遍的文明”。 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具备“真

正的普遍的文明”的特质。 首先,从本质属性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的中华文明,是实行

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文明,其公有制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与共

同享有劳动成果,因而也是一种公有制文明。 其次,从整体性视角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统筹“五位

一体”协调发展,追求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社会安定、生态良好的有机协调,是促进人与

人(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谐发展的整体性文明。 最后,从价值旨归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高

扬人民主体,坚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追求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的社会文明。 “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在当

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实践展开,不仅顺应了“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发展方向,同时将其理论不断与

中国具体实际实现结合,形成中国化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
中华文明深蕴着与时俱进、日新日进的进取创新精神,催动着中华文明跟随时代要求、顺应时

代潮流、响应时代号召实现创新性发展。 在“两个大局”深刻影响下,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机遇与挑

战并存、顺境与逆境共生,站在时代潮头需要进一步顺应人类文明发展潮流,建设“真正的普遍的文

明”。 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马克思曾指出,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社
会主义就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 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宕起伏,但社会主义的巨大生命

力在中国聚显,突出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创并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而实现

“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问题在于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能否持之以恒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文

382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6 期　 　 　

明发展。 方向决定道路成败,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要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

移走社会主义的中华文明发展道路,为实现“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积蓄方向性力量,进而实现质变。
另一方面,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文明发展。 中华文明发展离不开文明的现代化,同样“真正的

普遍的文明”的实现也离不开现代化的发展与推动。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华文明是“五大文明”协调共生的有机统一。 “五大文

明”协调发展不仅是二者的立足点,也是共同追求。 因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文明创新性发

展,就是要实现“五大文明”的现代化,就是要建设更为富足的物质文明、高效的政治文明、丰富的精

神文明、安定的社会文明、和谐的生态文明。 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重大工程,
既需要社会主义的方向指引,又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展开,才能顺应“真正的普遍的文明”,为
人类文明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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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launch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s
 

in
 

an
 

all-round
 

manner
 

and
 

pushing
 

forwar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mapped
 

out
 

a
 

grand
 

blueprint
 

for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pointed
 

out
 

a
 

new
 

direction
 

for
 

promoting
 

cultural
 

prosperity 
 

constructing
 

a
 

cultural
 

powerhouse 
 

and
 

foster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a
 

profound
 

summary
 

of
 

the
 

laws
 

of
 

socialist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providing
 

fundamental
 

guidelines
 

and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lead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sisting
 

on
 

not
 

forgetting
 

the
 

past 
 

absorbing
 

the
 

present
 

and
 

facing
 

the
 

future 
 

and
 

correctly
 

handl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foreign 
 

in
 

the
 

course
 

of
 

further
 

promoting
 

the
 

two
 

combinations .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a
 

form
 

of
 

civilization
 

that
 

is
 

constantly
 

evolving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inuation
 

of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s 
 

and
 

the
 

continuous
 

nature
 

of
 

civilization
 

requires
 

that
 

it
 

always
 

follows
 

its
 

own
 

path
 

by
 

observing
 

and
 

innovating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a
 

form
 

of
 

civilization
 

formed
 

through
 

continuous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with
 

other
 

civilizations 
 

and
 

the
 

inclusive
 

nature
 

of
 

civilization
 

requires
 

openness
 

and
 

tolerance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so
 

as
 

to
 

draw
 

on
 

and
 

absorb
 

all
 

the
 

outstanding
 

civilizational
 

achievements
 

of
 

humanki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a
 

form
 

of
 

civilization
 

that
 

has
 

achieved
 

modernis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n
 

the
 

basi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innovative
 

nature
 

of
 

civilization
 

requires
 

tha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hould
 

continuously
 

open
 

up
 

new
 

paths
 

and
 

follow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regaining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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